
- 1 -

永远的杜鸣心

舒泽池

满怀兴奋之情，聆听了杜鸣心先生“从事音乐创作 50 周年音乐会”

（2007 年 10 月 19 日，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）。回归陋室，夜不能寐，

偶记六点感触，以为纪念。

一、杜先生的精神

以年近八旬的高龄，亲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巨幅篇章，从童

年到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与时代共沉浮、同荣辱，其心路历程之曲折、

之坎坷，是我等后辈所不能望其项背的。但是我从杜先生的音乐中听到

的，却只有四个字：乐观，奋进。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的众多新作品，

简直听不出是出自历经沧桑的一位耄耋老人之心、之手。无论世事如何

变幻，对于杜先生却是永远只有他自己一颗纯净、平和的心——“我心

依旧”。这般境界，不是每个作曲家都能具有的。

二、杜先生的气质。

这里说的，是杜先生音乐的气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在《鱼美人》中

已经初见端倪，在最近二十多年杜先生真正焕发出音乐青春的众多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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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更有鲜明体现，我亦以四字表述：优雅，精致。古人所说“七情”，

喜怒哀乐悲恐惊，人皆有之，杜先生的作品中亦有酣畅淋漓的表现。但

是杜先生音乐的喜不是狂喜，怒不是暴怒，乐不是痴乐……一切皆有适

有度，无论主题、高潮乃或一个小小的连接短句，始终是气度优雅，笔

触精致。这种气质绝非刻意为之，已是杜先生生命的一个部分，足以将

杜先生与当代其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区隔开来。

三、杜先生的技巧

这里我仍以四字概括之：均衡，凝练。再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，

即：旋律，和声，结构，音响（配器）。说杜先生是中国当代旋律大师、

和声大师、结构大师、配器大师，均不为过。其中每个方面，都值得好

好研究，大有文章可做。但是分门别类的学科的分析而外，更重要的是

杜先生的音乐思维：整体的、综合的、无时不在的交响思维。很难说在

杜先生的具体作品或创作过程中，旋律、和声、结构、配器孰轻孰重，

孰先孰后。在音乐基本要素中似乎非要强调“主旋律”的主体性，这样

一种研究方法，至少对于杜先生的作品是不合适的。杜先生旋律之美不

是“好听”二字所能形容的。我的听觉告诉我，杜先生旋律中无时不在

的均衡感和绝没有一个庸赘音符的凝练，无不与和声、结构与配器中的

同样无时不在的均衡和凝练相关。越到杜先生的近期作品越容易感觉到，

杜先生已经无需“作”曲，均衡和凝练已经成为他音乐思维的“本能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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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熟自如、不留痕迹。反过来说，你要他写 8 小节杂乱无章、声部混乱

的总谱试试？那才是难煞他老人家了吔！

四、杜先生的风格

评价杜先生的作品是“民族化”、“大众化”，还有“现实主义”云

云，我听得出是好话，因此并不反对。但因为我不是搞理论的，老也不

很明白杜先生是被谁、和怎样的过程被“化”成“民族”的和“大众”

的了，我倒是觉得杜先生的每一个音符都是“杜鸣心化”，无处不是浸

透着他的精神和风格。有一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？——“血管里流出的

都是血”。作为作曲家，杜先生是用他的音乐在表现他自己，而且数十

年如一日，最终形成了他的风格。所以，不是什么预设的“化”造就了

杜先生，而是杜先生用他的作品创造或充实了什么什么“化”；两者的

关系，不应颠倒。我们研究的重心，应是个性的、唯一的、全面的“杜

鸣心化”（当然从中不难发现他对什么什么“化”作了哪些独特贡献）。

五、杜先生的观念

这里说的当然是音乐观念而不是其他观念。音乐是人类有意识的行

为，其中包括创作、表演和欣赏。但是，我的不少非音乐界的朋友有些

不太好理解的是，有的人创作的音乐，是不打算让人听的。综观杜先生

的全部作品，我感觉杜先生的音乐观念是“让人听”和“让人弹（当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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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包括唱）”，心中有听众，心中有演奏演唱者。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

杜先生的灵魂中浸透了中国文化，所以不可能不这么做。俗话说：“种

瓜得瓜、种豆得豆”。正因为杜先生的音乐“让人听、让人弹”，结果自

然就是“人爱听、人爱弹”。回顾杜先生音乐创作经历的半个世纪漫长

岁月，这一结果不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吗？杜先生如此受欢迎，

受器重，受尊敬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！一般地说我并不反对有些人写

的音乐打定主意不让人听，但是如果他同时又抱怨不被了解、不被看重，

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。

六、对杜先生的祝愿

杜先生如此高龄，思维和才华不减当年，而且还日臻精进，实在是

杜先生之福、我等后辈之福、中国音乐之福。我不在这里祝愿杜先生“长

命百岁”：“百岁”终有期，非吾之愿。我在此谨祝杜先生“一百多岁”，

而且多多益善！

与音乐会的名称“永远的春之采”呼应，我这篇短文的题目定名为

“永远的杜鸣心”。我想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

最后，不能不说的是对于北京文联、北京音协、中央音乐学院主办

这场音乐会和研讨会的由衷感谢，他们做了与他们身份相符的该做的事。

这不是客套，因为不是每件该做的事情都有人去做的。特别还不能不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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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兼北京音协、北京交响乐团领导和带着伤痛成功地指挥了这场音乐会

的谭利华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（成文于二○○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北京·团结湖）


